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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義呆了一呆，久久沒有說話，然後祇
聽見刀鋒劃在牆上的嘶嘶聲響，接著砰然一
聲巨響，牆上開了一個大洞，透進天光，金
蒲孤呂子奇與李青霞二人連忙撲奔過去，駱
義已先他們從洞中竄了出去。

等他們三人穿到洞外，祇見駱義手握修
羅刀，正想住心口戮去，金蒲孤動作最快，
撲上去握住他的胳臂道： 「你這是幹嗎？」

駱義慘然道： 「我的三個弟兄為了我慘
死蛇口之下，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金蒲孤正色道： 「他們為你犧牲，是因
為你先為了他們而自陷危境，你這樣一死，
算對得起他們嗎？」

駱義大聲道： 「那要怎麼樣才對得起他
們！」

金蒲孤放開了手道： 「他們雖是死在蛇
口之下，但毒蛇並不是真正殺死他們的兇
手！」

駱義怒道： 「那你才是殺死他們的兇
手，假如你不削斷他們的手，他們何至於失
陷在暗室之
中……」

金蒲孤淡淡地道： 「你要這樣想也未嘗
不可，刀在你手裡，你殺了我替他們報仇
吧！」

駱義對他瞪了一眼，終於長歎一聲，把
刀子擲在地下，返身又朝洞門裡奔去，金蒲

孤一把攔住他道： 「你可是進去想把他們的
屍體搬出來？」

駱義怒道。 「不錯，這件事你也要管？
」

金蒲抓造： 「我可以不管，可是我提醒
你一句，火鼠已在穴中，你移開屍身，火鼠
立刻進入屋中，你來得及逃出來嗎？」

駱義征了一怔才咬牙道： 「逃不了來就
陪他們死在一起，我總不能丟下他們不管
……」

金蒲孤笑笑道： 「那你不如拾起刀來割
下自己的腦袋痛快一點，早知道你死意如此
之堅，我剛才就不會阻止你自殺了，真想不
到你們這十二個人是這樣糊塗，難怪駱仲和
不拿你們當人看待！」

呂子奇在旁道； 「金大俠這話可錯了，
他們這批人中並非個個是糊塗蛋、比如說那
個駱強就聰明得……」

很輕描淡寫數語，卻有著意想不到的效
用，駱義神情先是一呆，然後掉轉拔步飛奔
而去！

金蒲孤手中拿著那張斷了弦的弓，望著
駱義背影，呆呆地不作一聲，呂子奇拾起修
羅刀交給他道； 「金大俠今天真險，我們還
是快點離開這個強盜窩吧！」

金蒲孤搖搖頭道： 「不！我不能走！」
呂子奇一怔道： 「不走？難道大俠還想

去找他們拚命！」
金蒲孤咬咬牙道： 「黃姑娘還留在這

裡，我一定要找到她，跟她一起離開，我不
能把她丟下去不管！

呂子奇想了一下道： 「也好！老朽……
」

金蒲孤連忙道： 「呂老與李總鏢頭都不
必去了，呂老的錢鏢已失，光憑武功，恐怕
難以抵敵！」

呂子奇怫然道： 「老朽武功雖不濟，這
把老骨頭還可以一拼，大俠何以視老朽如廢
物！」金蒲孤道： 「呂老不可誤會，在下有
更要的事需借重大駕，劉素客未除，又跑出
這麼一個駱仲和，天下形將大亂，祇有呂老
對這兩個人最清楚的，因此在下希望呂老珍
重此身，迅速聯絡天下武林同道，以謀對付
之策，以呂老的聲望，始可取得大家的相
信！」

呂子奇道： 「金大俠如登高一呼，響應
者必更多！」

金蒲孤搖搖頭道： 「不然，第一因為在
下年紀太輕，第二，在下於青蓮山莊對付石
廣琪的手段路過偏激，已經引起不少人的反
感，絕不如呂老之呼召有力……」。呂子奇
沉思片刻才道： 「老朽失去了錢鏢，跟著大
俠也幫不了什麼忙，既是這把老骨頭還有別
的用處，祇好是苟且偷生了……」

金蒲孤又沉重地把手中斷弓與袋中剩餘
的金僕姑長箭一併給他道： 「這兩樣東西也
請呂老保管一下，希望我能留下活命來取回
他們……」呂子奇大惑不解地道： 「金大俠
不帶弓箭去？」

金蒲孤苦笑一聲道： 「是的！我自從學
成武功以來，弓箭從未離身，今天恐怕是我
第一次改用其他武器！（一六三）

「我……很痛苦……我的胸部……」
洪禪先生用手指抓著榻榻米，突然之間，全身

發出激烈的顫抖，最後在桌上吐了一大口血，氣絕
而死。

「哎呀！」
不知是誰發出的驚叫聲，大家幾乎在同一時刻

都站了起來，有的人甚至逃離座位。
這便是第三次殺人事件。
我的噩夢一直持續著。在一連串無法理出任何

頭緒的殺人事件之中，我遭遇到各種可怕的場面，
其中最可怕的景象，就是洪撣先生死的時候。

新居醫師看到洪禪先生吐血，立即站了起來，
他好像馬上發現什麼似的： 「久野先生，請幫我一
下！」

他請久野表叔幫忙。我聽到他這麼說，立即將
頭向久野表叔的方向望去，到現在我仍然無法忘記
當時他臉上的表情。久野表叔原本是坐著，但正直
起身來準備站起來，額頭上都是汗珠，眼珠幾乎要
掉出來了，右手仍然握著酒杯，左手放在膝蓋上握
得緊緊的。

突然間，我聽到杯子被捏碎的聲
由於新居醫師呼叫他，久野表叔才回過神來，

從口袋中取出手帕擦掉頭上的汗。當他發現手掌在
流血，慌忙用手帕將血跡擦乾，站起來朝新居醫師
走去。很明顯的，他的膝蓋在發抖。

新居醫師望著久野表叔，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
後，才開始對洪禪先生進行診斷。

「麻煩請一個人到玄關幫我把皮包拿來！」
美也子立即動身去拿。新居醫生幫洪禪先生打

了兩、三針後，搖搖頭，放棄地說道： 「沒有辦法了，已經沒
有救了。」

「醫師，洪禪先生的死因是什麼？」
村長以很低沉的語調問道。
「不經過解剖是無法獲得正確答案的，但是我猜和久彌先生的

情形有點雷同。久野先生，你的意見如何？」
久野表叔的眼神似乎沒有剛才那麼緊張，但卻沒有聽到新居

醫師問他的話。大家都靜靜地圍在洪禪先生的週圍，望著現場發
呆。突然間，有人用力推我的背。

「就是他！是他！是他放的毒！」
我嚇了一跳，並轉過身去，祇見麻呂尾寺的英泉先生正惡形

惡狀地用手指著我。
「是你下的毒！是你！你殺了自己的外公，再殺死自己的哥

哥！現在又想要殺我，祇不過不巧誤殺了洪撣。」
英泉先生的額頭上血脈賁張，向上吊的眼睛滿佈著血絲。在

那一瞬間，我可以感覺到他身上充塞著濃重的殺氣。
這時候有一個人來到我的身邊，將我推到一旁，並站在我的

前面，她就是我姐姐春代。
「喂！英泉先生，你不要亂講話！」
姐姐的聲音有點發抖。
「辰彌為何要毒死你？難道說你和辰彌之間有特別的關係嗎？

」
英泉先生好像怕被別人發現什麼似的，露出畏怯的表情，並

慌忙四下張望。當他發現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時，
立即狠狠地用袖口擦著額頭上冒出的汗。

「沒什麼，是我失禮了。」 （五十）

詞曰：
說到人情劍欲鳴，偶因卻聘惱權臣。重來底事非非想，怨粉

愁香靜掩門。無別計，急登程，明珠金釧語諄諄。長安有路須同
往，看取奇謀為脫身。

右調《鷓鴣天》
話說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當日起身，行了四日，

才到錢塘江口，一齊渡江，各自歸家料理。光陰迅速，忙忙就過
了兩個來月，他三家的六禮都備得整齊。蔣青巖親自到張澄江和
顧躍仙兩家來，定起身的日期，三人同議定七月初三日，一同起
程。到了初二日，三家都將行李收拾停當，各家派了幾房家人，
僕婢相隨。初三日早飯後，一同到銀杏樹前，渡江前去。不數
日，早到苧蘿山下了，三家共尋了一所大家莊院，歇住行李、家
屬。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見天氣尚早，便商量著一個老
成院子先去報知華刺史，觀其動靜。商量已定，當下喚了一個老
成院子來，分咐道： 「你可到華老爺宅中去，稟道三家的相公俱
已到了，先著小人來稟知，討了回話，即來覆我。」蔣青巖又恐
那院子不認得這山路，著伴雲同去，伴雲領命，同那院子忙忙走
到華宅門首，祇見門上悄無人影。院子和伴雲打門甚久，裡邊才
走出一個院子來，開了門，認得伴雲，忙問道： 「你幾時來的？
」伴雲和那院子答道： 「我家相公和張相公、顧相公同來完婚，
今日才到，住在山下，先差我兩人來稟知你老爺。」華家的院子
道： 「二位還不知我家老爺被禍麼？」伴雲和院子驚問道： 「被
甚麼禍事？」華家院子道： 「祇因向日楊越公家來求親，我家老
爺不曾允他，他懷恨在心，平白地上一本，說我家老爺是前朝的
廢紳，躲居深山，謀為不軌，半月前奉旨將我家老爺扭解進京去
了，將來不知可能保全性命哩。婚姻之事，還說不起。」伴雲和
那院子大驚道： 「怎生有這等變異的事，我們相公豈不空來了？
借重你進去稟知夫人，討個回信吧。」華家院子道： 「我家夫人
因見老爺年高路遠，放心不下，也同去了，祇有三位小姐在家，
留下韓香陪伴，門戶封鎖，開閉有時。」伴雲和那院子聞言，沈
吟半晌，祇得告別，一齊回到下處，將華家這一節事，細細述與
蔣青巖、張澄江、顧躍仙三人知道。他三人聽了，驚得目瞪口
呆，半晌無語。蔣青巖向張、顧二人說道： 「奇哉，奇哉！那自
觀和尚的詩，又應驗了，此事怎生是好？我們三人須索要替他出
一臂之力，他年老無子，將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慨然許我三人，
知我三人非碌碌輩，可以娛他夫婦之老。（三十八）

加上他最近又忙，忙著癌症相關基因的
研究，總想等過陣子較有空之後，再和她
多聊聊，沒料到，她現在竟哭倒在他懷
裡！

「我不知道，不過他不喜歡我。」反
正丟臉已經丟到家了，她不在乎繼續丟臉
下去。

「妳這麼好，他不喜歡妳是他的損
失。」原來她早已心有所屬。認知到這
點，他心裡莫名的有著失落感。

「又是 『好』，你難道沒別的形容詞
可以形容我嗎？」

「妳不喜歡別人說妳好？」
「你以前也說我很好，可是你並沒有

接受我的告白，那我要好做什麼？我寧願
有魔鬼的身材、天使的臉孔。」

「妳又告白失敗了？」他將她掉落頰
邊的長髮順至耳後，動作呵護中有著疼
惜。

「我沒告白。從小到現在，我祇跟一
個人告白過，而那人不領情。」發現自己
靠他太近，她連忙挪動屁股，離他遠一
些。

那唯一告白過的人就是他。 「那人不
是不領情，而是無法領情。」

「為什麼？」當年她沒問為什麼，現
在她想聽他親口說。

「情這個字說來簡單，要承受可就難
了。」

她不算漂亮，清秀中有股飛揚的神
采，就像她說話時音調中的清脆，讓人不
由自主的想親近她、和她多說說話，像閉
塞的光陽就是很好的例子。

而面對她，他確實動了心，祇是，他
的心還能夠圓滿的再談一次感情嗎？他也
會掙扎也會猶豫，不過還來不及有所動
作，她就已經愛上別人了。

「我懂了。」她不想逼他說出和光陽
的關係，畢竟同性之愛還是難以啟齒的，
承受的壓力也是常人所無法想像。

「所以，妳是暗戀失敗？不然妳怎麼

這麼傷心？」
「嗯，他不知道我

喜歡他，因為他有情人
了。」

「晴晴，我想告訴
妳，妳雖然沒有魔鬼身
材，但妳絕對有天使的
臉孔。」 「學長，謝謝
你的安慰，我知道自己
有幾兩重，我哭完就沒
事的。」

「那妳當年跟我告
白之後，也哭得這麼難
過嗎？」

「沒有。我那時可
是一滴眼淚都沒掉。」

他竟為這種事在吃
醋？跟一個假想敵在角
力？

「那妳現在也要勇
敢，妳一定可以找到屬
於自己的那份愛情。」

「是嗎？」他如果能喜歡她，就是最
好的愛情了。

「這個星期六，光陽要跟我一起回基
隆，妳要跟我們一起去嗎？」

原來他們已經這麼恩愛了。她怎能去
當電燈泡？ 「會不會打擾到你和光陽？」

「當然不會。人多熱鬧。如果妳看見
基隆的好山好水，鐵定會把不愉快的事給
拋到九霄雲外，很快就可以恢復好心情。
」 「好，就這麼說定了。」既然沒希望
了，她也就不用再避著他。這種心情很複
雜，原本是小心翼翼呵護著兩人之間的關
係，現在她必須把他當兄弟看，不能再對
他有任何幻想，她該祝福他和光陽，畢竟
同性的愛情仍是值得祝福的。

「我會帶妳去大吃大喝的。」他笑瞇
了眼。 （二十）

他的神情動作，都再明顯不過地表現他的心
意，非但不準備請梁若水進去，而且十分希望她
立即離開！

梁若水雖然是極出色的一個精神病醫生，可
是在那樣的情形下，她也不知道該如何應付才
好。

她自然懂得費力的 「行為語言」，可是總不
能就此問也不問，掉頭就走！

於是，在她和費力醫生之間，就展開了專家
之間才使用的對話，簡單明瞭絕無廢話。

梁若水祇問： 「為什麼？」
費力回答： 「有了變化，我一個人可以應付

了。」
梁若水再問： 「看來你想掩飾什麼！」
費力發出了幾下乾笑聲，目光始終不望向梁

若水，而面肉抽動幾下；梁若水難過地搖了搖
頭： 「你一直是我最尊敬的」

她話祇說了一半，便沒有再說下去，不必
說，意思也極明顯，她認為是他的研究已有了結
果，所以不想他人來分享聲譽，這種行徑，自然
會令得崇拜者失望。

費力卻神情苦澀，甚至極禮貌地向梁若水揮
了揮手，梁若水脾氣再好，也無法忍受，她後退
了步： 「你肯定自己的行為正常？」

費力忽然長歎一聲： 「不能肯定但必須如
此！」

梁若水轉身就走，在她走出了幾步之後，她
聽到身後傳來關門聲。

梁若水緩緩搖頭： 「我氣得想罵也罵不出
來，恰好那個醫院要人，我就暫時加入工作。」

我們各人互望了一眼，我道： 「兩個多月
前，正是那人失蹤的時候，費力受了打擊，才有
那種反常的行為？」

梁若水失聲道： 「那個……建文帝，是從費
力的研究所中走出去的？」

大家都不說話，顯然每一個人都同意了我的
意見，大家也都望著梁若水，溫寶裕攤了攤手：
「梁醫生可有更好的假設？」

梁若水皺著眉，認真地思索著，來回踱步，
好一會才站定： 「人，喪失智力，有的是因為細
胞染色體的轉變 這一類人，大多數在外形上
就可以看得出來，這種癡呆症患者，在外形上也
有可怕的變異。

另一種，是腦部機能的障礙，那一種人，
外形和常人沒有分別。」

我沉聲道； 「自以為是建文帝的那個人，外
表看起來，一點也不像白癡。」良辰美景道：
「那個李自成，看來也不像白癡。」

我用力一揮手，提高了聲音： 「問題已極明
顯，費力不知通過了什麼方法，向精神病院，要
來了兩個無親無
故，不會有人追究下落的腦機能障礙者，弄到了
他的研究所中。」

梁若水補充： 「全世界精神病醫生，都對費
力十分尊崇，醫院的院長也不例外，費力若有要
求，祇要不太過分，院長就會答應。」白素問：
「假設他向院長要兩個病各人聽我這樣說，神情

都古怪之極。 （八十八）


